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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高考
并未调用《毛选》五卷纸张

19世纪80年代， 现今上海市的雁
荡路、 重庆南路、 复兴中路、 思南路
一带原是一片肥沃的良田， 有一小村
名顾家宅。 当时有个姓顾的人家拥有
十多亩土地， 在此建造了一个私人小
花园， 人们称之为 “顾家宅花园”， 这
便是复兴公园最初的雏形。

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法公董
局以规银7.6万两买下了顾家宅花园及
其周围的土地152亩（10.13万平方米），
并将其中112亩（7.47万平方米）租给法
军建造兵营。 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7
月1日，顾家宅花园改建为公园。宣统元
年（1909年）6月公园建成，同年7月14日
对外开放，时称顾家宅公园，俗称法国
公园。1944年，当局改园名为大兴公园。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元旦， 公园改名为
复兴公园，有“民族复兴”之意。

顾家宅公园在筹备开放事宜时 ，
曾排斥华人。 根据1909年5月27日法租
界公董局董事会会议记录， 在讨论顾
家宅公园开幕典礼安排问题时， 有一
位委员提出， 是否允许本地人 （指中
国人） 进入公园？ 讨论结果， 公董局
申明： 进入公园的权利保留给西方人。

1928年， 随着公共租界公园对华
人门禁的取消， 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
于1928年4月16日决议由施维泽 、 利
荣、 魏廷荣组成特别委员会， 会商修
改顾家宅公园章程。 修改后的 《法国
公园规则》 于7月1日开始实行， 取消
了严禁华人入内的规定。

1929年6月， 法租界公董局开始发
售五张门券相联的年券， 每券1美元，
使用5人次。 公园从门券中取得巨大的
收益， 1938年， 顾家宅公园售票收入
78864美元 ， 为公园预算的303%。 抗
日战争前期， 票价每年调整一次， 顾

家宅公园 （包括园内动物园） 年券由1
美元增至15美元， 门券大洋5角， 园内
动物园门券2角。

由于公园早期主要由法国人设计
施工， 所以园林的整体风格和许多局
部， 都带有欧洲风味。 最显著的特点
是公园布局中轴对称， 呈格子化、 图
案化， 以花卉、 树木、 亭榭、 山池见
长。 1926年改扩建工程完工时， 当时
公园北部有两个并列的大花坛。

公园西北角原兵营火药库改建成
屋顶花园， 打靶场改为花圃。 1935年
辟为月季园。 现由椭圆环路隔分4个小
区， 分植玫瑰、 杜鹃、 月季等。 西边
的月季花坛 ， 椭圆形的草坪和道路 ，
令人联想到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洛可
可的园林形态。 1949年前， 当局常在
大草坪夏夜举办音乐会， 1949年后有
些大型集会、 文艺表演、 花卉展览和
放映电影大都在此举行， 是市中心主
要的群众活动场所之一。

复兴公园最多的树木还是悬铃木，
园中1700多株树龄50年以上的梧桐树
名列全市之冠。

摘自人民网

上上海海复复兴兴公公园园最最初初是是私私人人小小花花园园 曾曾排排斥斥华华人人

当地时间6月1日， 英国智能
配送机器人制造商Starship Tech鄄
nologies开发的送货机器人在爱沙
尼亚绍埃上路测试。 该智能配送
机器人能够实现99%的自动操作，
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自行行驶 ，
不过也需要人工监控和控制， 防
止机器人 “走失”。 机器人在配送
过程中， 所携带的包裹都是被严
密封锁， 接收者只有通过其智能
手机才能打开。

摘自中新网

英国智能配送机器人
上路测试

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发布是在10月21日，去年以来，纪念恢复高考40年的活动和文章已有不少，40年前的许多故事又被
人们广为传诵。 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细节是，由于报考人数过多,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，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考卷，最后中央果
断决定调用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纸张，解决77级的考卷问题。

“调用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”的说法，表明最高决策者高度重视高考，连印制《毛泽东选集》都可以为
高考让步。 这一说法具有传奇性，增添了恢复高考故事的动人色彩。

只是历史事实与历史传说、后来的文字叙述之间，不一定存在着完全符合的情况。 有时在历史事件发生后不久，传说和文字记
载便偏离了历史客观事实，需要还原历史真相。因为应约撰写恢复高考的研究论文，笔者曾到图书馆查阅1977年的报纸，发现“调用
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”是一个不准确，而且被过度诠释的说法。

高考之前
《毛选》 五卷已经印刷完毕

笔者的根据是 ， 在1977年10
月份公布恢复高考之前 ， 《毛泽
东选集》 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
毕。 因此， “调用印刷 《毛泽东
选集》 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
卷”， 特别是耽搁印制 《毛泽东选
集》 计划， 就成为一个没有必要，
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
《毛泽东选集 》 第五卷前有
1977年3月1日 “中共中央毛泽东
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” 的
《出版说明》， 4月开始正式向全国
发行。 4月14日， 《人民日报》 发
表 《中共中央关于学习 〈毛泽东
选集〉 第五卷的决定》。

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 ，
1977年 9月 8日 ， 新华 社 发 布 了
“《毛泽东选集》 第五卷两亿册印
制任务胜利完成” 的消息， 说从4

月15日以后 ， “截至八月底 ， 全
国已经印制普及本 、 平装本 、 精
装本共两亿册 ， 繁体字竖排本 、
大字线装本也将在国庆节前后出
版 。 此外 ， 还翻译出版了蒙古 、
藏、 维吾尔 、 哈萨克 、 朝鲜五种
少数民族文版 ， 印制了盲文版 ，
外文已经翻译出版发行了日文 、
英文版， 法 、 俄 、 西班牙文版将
陆续翻译出版 。 《毛泽东选集 》
第五卷从发稿之日起 ， 到全部完
成印制任务止 ， 只用了短短五个
多月时间 ， 出版速度之快 ， 印制
数量之大 ， 发行范围之广 ， 在我
国出版发行的历史 上都是空前
的。” 这一消息随后在全国媒体上
发表。

也就是说，实际上，在1977年9
月份之前《毛泽东选集 》第五卷已
经全部印制完毕，而且是 “胜利完
成”两亿册的印制任务 ，所以12月
份高考举行的时候，并没有而且也

不可能耽搁《毛泽东选集 》的印制
任务。 在1977年“两个凡是”还大行
其道、 个人崇拜仍然盛行的时候，
高考还没有重要到能够耽搁《毛泽
东选集》印制任务的程度。

少数省份
希望动用 《毛选》 五卷

剩余纸张

1977年6月29日在太原召开的
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 ，
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讲话开头就说
道 ， “当前 ， 全国形势令人振奋
……全国各族人民如饥似渴地学
习 《毛泽东选集》 第五卷”， 后来
又说， 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《毛
泽东选集》 第五卷”， 7月3日的座
谈会简报也说 “几天来 ， 代表们
认真学习了 《毛泽东选集 》 第五
卷”。 8月4日的 《教育部关于全国
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
报告》 中 ， 也提到 “必须认真学

习 《毛泽东选集》 第五卷”。
可见 ， 就用1977年高考本身

的文献 ， 也可以证明决无可能搁
置印制 《毛泽东选集 》 第五卷的
计划来印制高考试卷 。 当时只是
有少数省份打电话到教育部 ， 问
能否动用印刷 《毛泽东选集 》 第
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。
当时教育部经过请示 ， 同意可以
用印 《毛泽东选集 》 五卷剩余的
纸张 。 最后高考报名人数不是最
初预计的2000万， 而是570万， 减
少了许多 。 因此是否有哪个省后
来真正动用过印刷 《毛泽东选集》
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
卷， 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。

1977年恢复高考时“调用印刷
《毛泽东选集》 五卷纸张印制高考
试卷”的说法，应加上“剩余”二字，
虽然其决策的重要性和传奇色彩
大大减低，但却符合历史事实。

摘自 《中国科学报》


